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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剧场前就知道，这部锡剧是写中共早期领导人

张太雷同志的。出品演出单位是江苏常州市锡剧院、江

苏省演艺集团锡剧团，编剧是江苏颇有才华的青年剧

作家罗周，他们会怎么写呢？许多难忘的场面立即浮上

我的脑海——

或许是从天津大学（前身是太雷同志毕业的北洋

大学）校园的塑像演起，进一步阐释李大钊对他的评

价，“学贯中西，才华出众”？或许是从1921年在伊尔库

茨克共产国际出现第一个中共代表开始？或许一开场

就是他陪同共产国际的马林与李大钊同志商谈创建中

共的历史性场面？不不，最激动人心的当然是在广州起

义的革命浪潮中，他成为广州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在

公安局大楼冉冉升起革命的红旗；或者是出现那最悲

壮的一幕，在广州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他乘车到大北门

指挥战斗，不幸被子弹击中……在血泊中，他用最后的

生命说出的话是：“同志们，战斗到底！”

但是，当锡剧《烛光在前》拉开大幕时，令我惊异

了：那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了，张太雷的夫人陆静

华正在与二女儿张西梅争论……距离张太雷烈士的牺

牲已经十年了！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戏剧为什么

会这样开始，这样构思呢？

历史是不死的

人皆有生死，而真理是不死的，历史是不死的。“历

史绝不是关于死亡的历史，而是关于生活的历史”（克

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锡剧《烛光在前》正是

基于这样深刻的思考，才选择了这样的架构：主人公张

太雷是真理的探索者，是历史的创造者，他那短短的

29年不平凡的生涯，永远镶嵌在历史的长河中；而今

天，不停歇地前进着的历史长河正是“那一段”生活的

继续，“历史绝不死亡，因为它永远把它的开端和它的

结尾连接起来”（同上）。即，“那一段”的结尾连接着

“这一段”的开端。也就是说，《烛光在前》是在用剧中

这一段活生生的“现实”连缀、映照着那一段永不磨灭

的“历史”。

这是由于创作者的“聪明”吗？不，首先是由于作者

对题材，对历史的思想、思辨、思考。这就是我们常说

的，剧作家首先应该是思想者的实证。且让我们做个粗

略的分析——

第一折“剪信”。在全面抗战的烽火中，张西梅不顾

母亲陆静华原本想去乡下逃难的打算，坚决要投身前

线，抗日救亡。陆静华赞同女儿的爱国志向，但她指出

的前线是“去上海找你爹……那里有你爹的兄弟，伙

伴……”“爹不是早就不在了吗？”这就引出了陆静华珍

存了十年的书信，那是“爹爹”的遗墨：“我此次离家远

游，你们不必对我有所牵挂……”而他们的爹爹就是

“惊雷震荡，以唤太平”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太雷。爹爹

的真实身份在母女的戏剧冲突中做了动态性的“交

代”，他一直活在陆静华保存的信中（她自己的心中），

引导二女儿走上太雷的革命之路。

第二折“议去”。党组织通过二女儿张西梅（后改名

张西蕾）知道了太雷遗属的艰难境遇，派人欲接其全家

去延安。陆静华思虑再三，婆母病患在床，诸多不便，同

意大女儿去延安，投身革命。在去与不去的矛盾中，婆

媳忆及太雷与陆静华的新婚：“他教我认字，教我画画，

教我绣花……我啊/离他便无绪/见他便欢喜……”情

不自禁地道出了她与太雷夫妻之间的甜情蜜意。更重

要的是，大女儿张西屏顾及寡母病婆，家境困窘，最后

决定留在家中，那是因为：“记得爹爹信里说，奶奶年纪

大了，该当吃好一点，穿好一点，若过得太省，太苦，他

在外也不得安心……”要替爹爹尽孝道。太雷不仅是陆

静华的幸福回忆，更是孩子们心中的指路明灯。

第三折“掷衣”。年方15岁的张一阳读了二姐的来

信十分激动，“我们从小没有了父亲，我也想，也想去见

爹，见见像爹一样的人”。太雷在自己儿子的心中复活

了。在找儿子、送儿子的戏剧动作中，陆静华与党派来

接他们的刘思猛动情地思忖着太雷烈士的这个遗孤张

一阳，不由得回忆起12年前太雷牺牲的情景。特别是

儿子匆匆踏上父亲的足迹乘舟离岸、奔赴延安之时，母

亲陆静华将包好的衣服给儿子掷上船去，里面裹着太

雷壮烈牺牲时那块中弹被打裂的怀表，表上永远指着

“两点十七分”——时间不会倒流，但是，张太雷却跨越

历史，参与了现实的创造，他为革命奔突向前、挥洒热

血的行为仍在继续。

第四折“烛光”。这是全剧最富有浪漫光彩的华章。

幻境中，太雷回到了家中，“一灯如豆作穷庐”……不，

不，这不是幻境，这是他最后一次离家分别时的情景。

即将分娩的妻子陆静华多么期望心爱的丈夫太雷见到

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呀！然而，情势急迫，太雷容不得半

天的滞留，只能给即将诞生的孩子起个名字：“冷到极

时，春便到了；夜到尽头，天就亮了。《易》书上说‘冬至

一阳生’，就叫他‘一阳’吧……张一阳！”太雷心中洋溢

着殷切的期望，春天就要来了，那是革命的光明前景，

那是未来孩子的美好命运。张太雷不仅属于历史，更属

于未来。

这就是全剧睿智精巧的构思——

第一折点化出全剧的灵魂革命家张太雷；第二折

描绘出革命家张太雷的另一面，充满对妻子与家庭的

热爱；第三折雕刻出革命家张太雷赴汤蹈火的壮丽篇

章；第四折把全剧推向剧诗，革命家张太雷属于铁与火

的历史，也属于华美与奋斗的未来。

用剧中这一段活生生的“现实”连缀着、映照着那

一段永不磨灭的“历史”。而镶嵌在这段“现实”与那段

“历史”中间的“把手”就是女主人公陆静华珍存的太雷

家书。

无疑，全剧真正的主人公就是作为艺术形象的张

太雷。而其深刻的立意却在一个“前”字：前有张太雷等

一代革命家高高举起的真理烛光，后面才能牵引出漫

天华美的朝霞。

贵新须奇与叹若无声

明代著名戏曲理论家、作家王骥德在《曲律》论句

法中，提出“十宜”“十不宜”。他说：“意常则造语贵新，

语常则倒换须奇。”戏曲的语言（唱词）宜——婉曲，藻

艳，溜亮，轻俊，新采，摆脱，温雅，细腻，芳润，自然。惟

如是，方能达到“新”与“奇”。

锡剧《烛光在前》在唱词的锤炼琢磨上是颇为努力

的，朝着“新”与“奇”惨淡经营。譬如，陆静华拿出珍存

的太雷家书，有一段抒情唱段，先用“呼告”，直对丈夫：

“夫啦夫/你撇家一去十寒暑/我拉扯儿女整十冬……”

直抒胸臆，益发具有真情实感；继而，紧接六个“一”在

“重叠反复”中突出了度日维艰；而“一分穷添成了三分

穷”，把概念的“穷”形象化了，令人倍感酸楚；而接下来

说，太雷遗墨，“一笔一画心渐通/这一竖/似你昂然立

如松/这一横/似你远行步匆匆/这一捺/似你顿挫怀忧

痛/这一撇/似你仗剑裂苍穹……”这里既有描绘、“比

喻”，更有“想象”“联想”，从文字形状样态析解出书写

者的精神面貌、气韵风骨，使遗墨字字有意有神有声，

其思想力量显得格外强大。女主人公凝视着剪下的夫

妻姓名，“再拼起你与我/两个名儿长相从/拼起个思永

念永情浓意浓/拼起个来年同冢当时音容/相对着一烛

如豆轻摇动”，这一组“排比”最妙的画面是最后一句的

那个“一烛如豆轻摇动”，“豆”字与“轻”字是那样的自

然、素朴，又是那样的“新”与“奇”，因为其中注入了多

少情与爱、向往与渴求、梦幻与想象。

我们还不能忘记孟称舜（明末清初戏曲作家）的精

辟论述：“诗变为辞，辞变为曲。其变愈下，其工益难。”

难在哪里呢？他接下去说：“迨夫曲之为妙，极古今好

丑、贵贱、离合、死生，因事以造形，随物而赋象”（见《古

今名剧合选序》）。编戏制曲能如此俯拾即是、信手拈来

者，关键是“因事以造形，随物而赋象”，还是从生活出

发，让戏剧思维自由飞翔，“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

溢于海”（见《文心雕龙》），睹物而神思迸发，感怀而诗

情激荡。锡剧《烛光在前》有一段母亲陆静华谆谆教诲

大女儿（她原本准备赴革命圣地延安）度过艰难人生的

奥秘，没有宏论高调、引经据典，却只是常州腌制萝卜

干的方法：“第一步/爽然一身洗泥淖/断作寸寸受千

刀/人生一世亦如此/鳞伤遍体谁能逃/第二步/百斤萝

卜三斤盐/狠搓劲揉两相交/去生去涩去水分/任你缸

底苦哀号/人生一世亦如此/风干泪水不辞劳/第三步/

拌入茴香与八角/踩之踏之又几遭/缸盖上巨石一块压

得牢/只待清香满屋飘/人生一世亦如此/苦尽甘来慢

慢熬……”句句说的是制作萝卜干，字字却含蕴着人生

真谛，通篇都是这位烈士遗属的苦难经历、坚韧坚守，

让苦熬燃起希望的光芒，让风干泪水化作阳春的歌唱。

这就是“因事以造形，随物而赋象”，平白而彰显哲理。

行文至此，笔者难以抑制内心真诚而又笨拙的赞

美——女主演孙薇（饰演陆静华）所表现出来的锡剧艺

术的魅力。仅让我们看看第四折结尾处，男主人公呼唤

着“张一阳”，消失了；女主演为丈夫给即将出生的孩子

起了名字而无比兴奋，情不自禁地抚摸着腹部，啊，并

不隆起了……她突然猛醒，左望右看，急呼“太雷”，顺

势循迹，转了第一个大圈，连问了五个“在哪里”：太

雷……摇篮……小袄……针线……一阳……一声比一

声高，一步比一步急切，转到舞台中心，迅疾转身360

度，然后再巡视第三圈，踉踉跄跄，跌倒在河边，望着寂

静的流波，犹如她那颗由火热变冰冷的心，从如镜的水

面轻轻地滑起，低低地流淌出心之声：“眼睁睁旧家门

霎时不见，孤零零白发人依旧河边……”无尽的感叹，

深深的思念，但却“叹”若无声，“思”如细丝，让偌大的

剧场，无数观众的心，都沉浸在这如梦如幻的情境中，

感悟到随着前面革命先烈的“烛光”而行的家人们、继

承者们是多么艰难，多么忠贞。

烛光在前，路也正长；霞光在后，奋斗正没有穷期。

烛光牵引着朝霞升起
□欧阳逸冰

革命历史题材真的是一座贮藏量巨大的富矿，

可以让文艺家们在其中进行不可穷尽的开掘。由罗

周编剧，童薇薇总导演，孙薇、周东亮主演，江苏常州

市锡剧院、江苏省演艺集团锡剧团联合演出的锡剧

《烛光在前》，又一次以高质量的创演，完成了对革命

历史的创新性题材拓展和艺术上的深耕细作。

《烛光在前》以剪信、议去、掷衣、烛光四折为主

体架构，所切入的角度既颇具匠心又独出机杼，其所

刻画的戏曲主角是我党早期领导人张太雷的妻子陆

静华，生活场景则选择在其丈夫“撇家一去十寒暑”

的常州城，表现这位平凡普通却勇敢坚忍的女性，是

怀着怎样的巨大悲痛，含辛茹苦地独立承担起扶老

携幼的重任，又是怀着怎样的纠结与犹疑，面对一个

个子女投身革命、奋勇前行的过程，从而折射出一位

革命者的遗属和英雄母亲的伟大母爱精神。我以为

这是一种对于后英雄时代的倾情书写和叙事，使戏

剧含泪含悲又壮怀激烈，感人至深又催人泪下。

剧作以跌宕起伏、真实可信的情节设置，对“母

亲”一角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历程进行了极为平实自

然、准确生动和灼烫人心的揭示。丈夫张太雷牺牲

于1927年的大革命时代，而该剧的时间正值日寇全

面侵华的1937年，对于这位心怀隐痛的母亲而言，

处于风雨飘摇、危机四伏和灾难深重的时代环境之

中，她并没有什么高远的目标和企盼，只有一颗时刻

高悬着的心，祈求能够“避战火、一家老小奔乡壤，但

愿得平平安安顺顺当当无惊无险远灾殃”，这就是作

为一位母亲的最为真实的初衷和想法。但戏剧却为

她设计了儿女的一次次别离甚至是牺牲，在她的情

感世界掀起一次次的巨大波澜，也给戏剧增添了一

波又一波的艺术张力。如其二女儿张西梅是个“不

输须眉是红妆”“敢投此身入洪炉”的热血青年，她不

仅在战争前线舍生忘死救护伤员，而且更加决绝地

表示要参加革命。这在陆静华的心里产生了强烈撞

击：“细妹她女娃偏怀丈夫勇，我怎忍娇儿蹈兵锋？”

但面对去意已坚的女儿，她只能谆谆告诫她不要去

南京而要去上海，因为“那里有你爹的兄弟、伙

伴……你要走，只能跟着他们、跟着你爹，不能跟着仇人、跟着国民党”。戏剧此

时以深情的动作，表现她至今才把丈夫的遗书拿出来让女儿念，才告诉孩子他们

的父亲之名，并且让她带上这封信，“认得你爹的人，都认得这笔字”，其意涵在

于，让西梅参加的是真正的革命，同时希望女儿能够得到丈夫战友的帮助，于烽

火乱局之中求得相对的平安。剧作在此把一个母亲的关爱、细心与体贴，淋漓尽

致地传达了出来。

大女儿张西屏的去留给母亲造成的情感冲击也是很强的。剧作主要从生活

化的角度来展现，受世俗观念和妹妹行动的双重影响，西屏在嫁作人妇与向往革

命之间进行着艰难的抉择。母亲操劳的艰辛、奶奶身体的旧病等因素所导致的

家庭之困和生活之重，是其犹豫再三、举棋不定的根本原因。在经过反复权衡之

后，她决定放弃追随妹妹而改走母亲陆静华做一个贤妻良母的道路，看似并非理

想之选，却在此过程中把一个青年向往革命的真切、如获大释的喜悦以及顾及家

庭的心理曲线，波澜起伏般地勾画了出来，反映出西屏追求光明又善良温存的纯

朴心地，也是极为令人动容的。儿子张一阳担心母亲“不放”而试图乘船悄悄离

去，更让陆静华有切肤之痛，因为在她看来“我儿体弱少多病，骄阳怕晒雨怕淋。”

“哪个做娘的肯放稚子步险境？”戏剧借陆静华与刘思猛口述的方式，讲述了张太

雷当年英勇战斗和壮烈牺牲的经过，使在船上“偷听”的一阳受到了震撼性的革

命教育，而陆静华用一包衣物的“掷衣”动作为儿子送别，再一次显示出母亲大海

一样无尽而无私的爱。

剧作所提炼、秉持或凝视的“烛光”这一意象，有着丰富而醒豁的象征意味和

明确内涵。我们或可将其解读为在那黑暗沉沉的年代，是以张太雷为代表的革

命先驱，以他们不懈的探索和滚烫的鲜血开辟了前行之路，那是一道划过天际的

耀眼光芒，穿破雾霭和幽冥直至光明的彼岸；那是陆静华为代表的伟大母亲们，

点燃并擎起了照亮幽暗生活的角落、使人看到希望与未来的“烛火”。这种来自

父亲与母亲的烛照，在前方指明与引导了应走的革命之路和人生之路，才有了后

辈人的前赴后继与向着光明奔去的奋不顾身。剧中人物刘思猛带来的二女儿西

梅的信，报告了其投身革命之后辗转南北、战斗不止的曲折经历，这是作为母亲

所牵肠挂肚、热切期盼等来的消息。而小弟一阳牺牲时才18岁，在上饶集中营

昏迷中仍喊着：“同志们，跟我冲呀、杀呀，消灭敌人啊！”其在母亲的心头所产生

的撞击是那样的无以复加，于是凄楚地呼唤一阳的回还。这些情节反映出一位

母亲的柔肠和为革命所作出的贡献及其所感受到的深切哀痛。剧作紧接着还以

大段的篇幅重现陆静华与张太雷对往事的追忆，在苦难世事与家庭琐事中加入

了无限的温情，把剧作的情感热度推向了高潮。

《烛光在前》注重挖掘常州红色资源和地域文化，并在强化民间色彩的基

础上，充分展现和发挥了锡剧固有的艺术特色，如突出女性人物的形象塑造和

情感开掘等，使剧作既拓展了题材面的涵盖和精神文化更丰富的内涵，又形成

了思想的穿透力和审美的独特性。这不仅体现在剧作文本的文学性、思想性

上，也反映在各部门的用心与集体智慧上，这些共同支撑起了这部好戏的艺术

基础。而以扮相清雅、唱腔韵浓、表演深沉细腻著称的孙薇，在剧中饰演的母

亲陆静华一角更是可圈可点。其以清脆响亮、深蕴内敛、典雅端庄的表演风

格，把一位革命者的妻子和母亲的形象成功地、光彩照人地刻画了出来。同时

又有“锡剧王子”之称的周东亮以及一批出色演员的加盟，使这部红色题材的

剧作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在锡剧的发展历史上留下了值得称道的浓墨重

彩的一笔。

百年风雨，百年壮阔，中国共产党从点点星火到漫天燎

原，中国人民从寻找、选择到坚定追随，共产党人的视死如归

和无数人的前赴后继，组成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的壮阔画

卷。锡剧《烛光在前》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早期重要领导人

之一的张太雷为原型，讲述他的妻子和儿女坚强不屈地生活，

追寻其足迹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昭示了历史洪流中人民大

众的人心所向。全剧的叙事结构、人物设计、情感营造和共产

党人的英雄业绩幻化成精神烛光的深厚寓意，显示了创作者

与众不同的思考路径，平凡而伟大的母亲陆静华形象的塑造，

为革命母亲的戏剧创作带来崭新思考。

作品的叙事结构独特而新奇。该剧以张太雷的一封家书

为内在轴线，以“三送三别”组成结构主体，打破线性叙事的时

间顺序，在千回百转、一波三折的起伏翻转中，完成了对共产

党人牺牲奋斗精神的形象化表达。全剧写张太雷却没有依常

规方式从正面进入，而是选择张太雷的妻子陆静华为第一主

人公，围绕她和三个子女的多次别离，让母子情、母女情、夫妻

情贯通首尾，在浓烈的情感奔涌中，浓墨重彩地表达了张太雷

的信仰始终如烛光照亮了所有人的征程。虽没有正面描写张

太雷，张太雷又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倾心为大多数人谋取幸

福的坚贞信仰，在舞台上散发出穿透岁月的耀眼光芒。这种

突破常规的创造性书写和鲜明意象的巧妙设置，为红色题材

创作提供了表意空间拓展的诸多可能。

与以往革命历史题材中的女性形象不同，《烛光在前》对

共产党人妻子陆静华形象的塑造新颖别致，引人关注。她平

凡而坚强，苦难而隐忍，充满了世俗烟火气，有生活和时代的

真实质感。舞台上，陆静华没有被设计成革命意志坚定、立志

走上战场抛洒热血的女人。创作者以充满敬意的姿态，将她

定位于一个从苦难中走来的普通劳动者的女性形象。她为人

缝补，为家人操劳，伺候瘫痪在床的婆婆。“王家李家披着她浆

洗的衣裳，钱家赵家穿着她手绣的鞋样。天冷了，典当铺掌柜

的提醒她，快把棉被赎回去过冬了。”她肩负沉重的生活压

力，却日复一日纾解着家庭的困顿，她教女儿腌制萝卜“熬”与

“搓”的过程，是她人生一世亦如此的戏剧化表达，因而她的身

上写满生活的艰辛和苦楚。但陆静华的不寻常之处，在于面

对苦难、穷尽苦难，又苦而不悲超越了苦难。她送走了丈夫，

送走了儿女，让他们去走更好的路，让烛光去照亮更多的人。

她一次次让苦难变成希望，将苦难化成诗。苦难由此成为她

柔韧双肩的一道光，投映出中国革命背后女人的付出、牺牲与

成全。原本要奔赴延安的大女儿，看到家中的窘境，主动选择

留下来承担家庭重担，“他们去走爹爹的路了，就让我来走姆

妈的路吧”，这样的选择意味深长，赋予革命与牺牲更为深厚

的人生况味，也让戏剧充满了生活的再发现，并在发现的重新

书写中，彰显了坚强不屈的艺术昂扬之力。这是生活化的母

亲形象，没有惊天动地之事，却集母性人性的高贵于一身，浓

缩了母亲最朴素最本质的意义。

陆静华满心伤痛但又坚定隐忍的形象，在革命母亲的人

物画廊里突出而鲜明。丈夫一别十载，做什么始终不得而

知，她问了，没有答。丈夫只在信中嘱托，“我们分离是暂时

的，是要谋将来永远的幸福”，她虽有委屈却选择了无条件信

任，“他总归是做好的事情”。漫长岁月里，“背人流泪泪满

衫”的等待，等来的是丈夫牺牲的消息。而这还不是她伤痛

的全部，小女儿离她而去，去寻找爹爹的伙伴；年仅15岁的

儿子去往延安，想见一见像爹爹一样的人……她与儿女一别

再别，一送再送，生死揪心，但即便忍受别离之痛，也要让儿

女追随父亲的方向。儿子牺牲之后，她撕心裂肺，肝肠寸

断。这条路不好走，丈夫离家的时候，她就知道有这一天，真

到了永诀，她心中“寒涛声声拍两岸”的悲痛令人动容。但正

是这个满身伤痛的女人，以她的坚定隐忍表现出了一个母亲

的非凡与伟大。丈夫的信仰如烛光照暖了清锅冷灶粗瓷碗，

风雨透窗不觉寒。她爱丈夫，爱着丈夫的信仰，又将这光亮

传递给儿女。烛光引领了众人，众人辉映了烛光。这样的母

亲形象折射了共产党人在信仰引领下无畏生死、舍小家为大

家的精神光辉，这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胜利的艺术诠释。在

共产党人妻子形象的序列里，陆静华成为独特而鲜活的艺术

存在，是对现实题材母亲形象的新贡献。一切优秀的艺术作

品都应该是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紧密结合，对陆静华这一

母亲形象的发现和提炼，有历史的厚度和生活的温度。一个

普通女性的成长，一个家庭的前赴后继，具有超越生活和时代

的价值意义。

陆静华的扮演者孙薇是锡剧女腔的杨派传人，唱功扎

实，文武兼备，表演细腻，层次分明。她将“引而不发”“具体

而微”的隐忍克制贯穿始终，对身形、脚步、声音的准确拿捏，

让人物引发广泛共鸣。“议去”一折中，陆静华挑着萝卜上场，

繁难的身段和生活化的程式，凸显了母亲的勤劳、辛苦和坚

韧。“掷衣”中，陆静华寻找儿子的母子戏生动精彩，孙薇运用

如风的圆场将人物内心外化，身段、脚步突破了行当和剧种

的限制，表现出母亲的不舍而又最终放手的焦灼乃至悲痛之

情。儿子18岁时牺牲于皖南事变，这一别实质是母子最后

的诀别。孙薇的表演将母亲的牵挂悲情和果断决绝表现得

淋漓尽致。陆静华形象的设计与塑造，成为锡剧剧种题材与

人物拓展的有益探索与实践，形神兼具地体现了中国戏曲的

朴素传神之美。

高尔基说，世界上一切光荣和骄傲，都来自母亲。近年

来，戏剧舞台闪耀着一系列英雄母亲的形象。她们平凡、隐

忍、决绝的独特个性，打开了现实题材、红色题材创作的广

阔空间，她们从原型的伟大、题材的伟大，走向精神的伟大、

信仰的伟大，革命母亲形象的创意性呈现，为舞台注入了强

劲活力，为戏剧艺术画廊带来了崭新的人物谱系。《烛光在

前》的创作与呈现，尤令我们感悟中国共产党百年浴血奋

战中，红色题材和人物塑造的巨大资源价值，及其中所蕴

含的巨大的民族精神能量。无数从平凡走向伟大的母亲，

都有重新被关注、重构的品质，戏曲现实题材、红色题材创

作的深度与广度、年轻化与当代化，在历史的回望中，都应

该被高度凝视，不断在叙事路径和情感张扬上拓宽当代审

美新视域，让这类题材和其中的形象变得更加倔强温暖、光

彩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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